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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触摸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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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触摸指那些用来表达爱、关心、欣赏等感情或者被认为传递了这类信息的触摸行为。触摸愉悦

感的产生与存在于人类多毛皮肤中名为 C 触觉的一组低阈值机械感受传入神经有关。早期经验和社会文化因

素共同塑造了个体的触摸体验模式, 积极的体验模式能够增强社会联系, 促进亲密关系, 触摸回避则与某些

心理障碍有关。情感触摸具有治疗功能, 但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涉及伦理问题, 中介触摸和替代触摸可以作

为解决触摸回避和伦理问题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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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我们会说自己有“感触”、被某些场

景“触动”, 我们和他人的互动叫做“人际接触”, 

触觉作为一种感官体验已然和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弗洛伊德说, 自我首先

是一个身体的自我。在婴幼儿时期, 自我是通过

皮肤和皮肤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Meltzoff et al., 

2019)。一个孩子是如何被抱、如何被触摸决定了

他心理的组成部分如何被抱持到一起(Sollmann, 

熊芳, 2020)。如果把触觉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具身

化, 那触摸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研

究发现, 不管个体是处于单身、恋爱还是与他人

共同生活的状态, 情感亲密的人会允许他人更频

繁地触碰自己(Suvilehto et al., 2015), 存在心理健

康问题的人则报告较少的触摸频率, 对触摸感受

的评价也更低(Croy, Geide et al., 2016), 而触摸的

频率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对触摸的体验(Sailer & 

Ackerley, 2019)。 

情感触摸(affective touch)通常是指那些用来

表达爱、关心、欣赏等感情的或者被认为传递了

这类信息的触摸行为。触摸在人类生活中十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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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触摸产生的影响远超过躯体接触本身的功能, 

这一行为中包含的社会意义和主观情感色彩一直

被研究者们所关注。例如, 来自所爱之人的触摸

会带来幸福、愉悦等积极的感受, 但同样的触摸

行为若来自其他人则可能引起厌恶。在人类多毛

皮肤中存在与编码情感信息有关的 C 触觉(Vallbo  

et al., 1999; Wessberg et al., 2003), 这一发现为情

感触摸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依据。许

多研究者将 C 触觉靶向刺激所引起的愉快的触觉

感受称为情感触摸(Gordon et al, 2013; McGlone  

et al, 2014; Perini et al, 2015), 情感触摸可以看作

触摸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与社会背景和情境高度

相关并带有主观成分(Olausson et al., 2010), 是一

种基于特定神经生理机制的愉悦触摸体验。研究

者一般通过选用亲密的触摸者、缓慢的触摸速度

以及收集被试主观体验等方式来界定情感触摸

(如 Jakubiak & Feeney, 2019; Kirsch et al., 2018; 

von Mohr et al., 2017)。 

情感触摸对社会互动和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

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无论是由于个体在成

年过程中逐渐的独立、东方文化背景下含蓄的情

感表达, 还是网络时代生活方式的巨变, 现代社

会的人们与他人进行非性的身体接触的机会其实

很少, 许多人实际上可能正遭受人际触摸刺激不

足的困扰而不自知。当下, 为了阻止新冠疫情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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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 人们开始习惯隔离 , 社交距离骤然变大 , 对

相互之间的接触尤为谨慎。疫情期间的一项研究

发现, 60%的受访者报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触觉

剥夺 , 触觉缺失程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

(Field et al., 2020)。在此背景下, 情感触摸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更应受到关注。 

1  情感触摸的生理基础与测量 

1.1  生理基础 

在人类感觉系统中, 触觉和本体觉是最早发

育的, 也为之后的其他感觉、社交和认知的发展

等提供了基础(Liljencrantz & Olausson, 2014)。触

觉存在双重的传导和编码系统, 其中 Aβ 传入纤

维主要负责传递触觉的感觉成分, 用以感知外界

事物的大小、形状和质地, 属于触觉的辨别成分; 

而在人类身体多毛的皮肤中还存在一组无髓鞘的

C 触觉(C tactile, CT)传入纤维, 主要负责触觉的

情绪成分, 与触摸的愉悦感受有关(McGlone et al., 

2014)。CT 纤维传导感受信号的速度通常在 0.5~2 

m/s 的范围内, 比有髓的 Aβ纤维约慢 50 倍, 它在

大约 32°C 的温度下(Ackerley et al., 2014)对 1~10 

cm/s 速度的触摸反应最佳, 在 3 cm/s 左右的速度

下达到峰值, 而慢于 0.3 cm/s 和快于 30 cm/s 的速

度激活 CT 的效果较差(Löken et al., 2009)。CT 系

统被称为“社交触摸系统”, 人际间缓慢的、温和的

抚摸与最优 CT 刺激范围之间的高度重合可能是

进化的结果(Olausson et al., 2010)。 

研究者普遍认为, 情感触觉与痛觉、温度觉

等有相同的脊髓传导通路, 共同构成了内感受系

统的关键成分 (华庆平 , 罗非 , 2007; 杨廙  等 , 

2022)。内感受提供有关身体主观感受和需求的信

息, 通常为各种内脏信号。情感触摸可以提供关

于外部世界和我们内部状态的信息, 塑造对他人

和自我的感知, 因此尽管触摸发生于身体的外表

面, 但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内感受体验模式(Craig, 

2002)。从这个角度来说, 情感触摸可以视作一种

调节机体内部平衡状态的方式, 在维系机体健康

和理解疾病的发展轨迹中具有重要意义(Crucianelli 

& Filippetti, 2020)。 

目前研究报告的成人大脑中涉及情感触觉处

理的区域包括次级体感皮层、岛叶盖、颞顶交界

处、颞上沟、杏仁核、纹状体、眶额皮质和前扣

带皮质等(Case et al., 2016; Gordon et al., 2013)。

Voos 等人(2013)对健康成人的大脑进行 fMRI 扫

描发现, 被慢速触摸时个体内侧前额叶皮层、脑

岛和杏仁核共同激活。另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 , 

辨别性触觉可能激活初级体感皮层, 而情感触觉

可能激活后脑岛, 次级体感皮层则很可能同时参

与辨别性触觉和情感触觉(Morrison, 2016)。研究

者认为, 虽然情感触摸和辨别性触摸在脑区和神

经网络水平上是可分离的, 但二者在体感皮层中

的共同激活表明这种分离可能反映了触觉处理网

络中的功能侧重, 而不是功能上和解剖上的不同

处理途径。另外, 触觉与听觉和嗅觉等多感官信

息之间有交互作用, CT 与热痛、痒觉及温度觉的

激活区域重叠, 多模态感觉的皮层在功能上是相

互影响并具有可塑性的(周丽丽 等, 2017)。 

大脑功能的异常也会影响触摸体验。有研究

发现 , 虽然自闭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患者也报告缓慢触摸更令人愉悦, 

但与一般人相比后颞上沟的激活较少, 研究者认

为这代表了 ASD 患者的情感触摸意识略低, 右侧

后颞上沟和触觉享乐之间的神经耦合改变可能与

ASD 患者的社交触觉回避有关(Perini et al., 2021)。

Masson 等(2020)的研究则发现, 在正常人中, 情

感触摸加工涉及的大脑区域之间的功能性交流受

愉快和不愉快触摸刺激的调节, 但 ASD 患者对这

两种触摸条件的反应没有差异。 

对情感触摸的加工处理以及触觉在脑机制上

如何与情绪成分建立联系尚不清楚。位于 CT 上

的低阈限机械性感受器介导了触觉的情感功能 , 

它具有不同亚型, 编码不同特征的触觉信息, 是

理解触觉信息加工的基础(McGlone et al., 2014)。

最近, 有研究者在小鼠实验中发现了传递愉悦触

觉感受的关键神经肽 PROKR2(Liu et al., 2022), 

解释了愉快的触觉信息是如何编码并从体感神经

元传递到脊髓的。2021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

给了美国生理学家 David Julius 与亚美尼亚裔美

国 神 经 科 学 家 Ardem Patapoutian, 他 们 对

TRPV1、TRPM8、Piezo1 和 Piezo2 通道的突破性

发现解释了躯体的冷、热和机械刺激如何转换为

神经冲动, 可能也会推动与之相关的各种生理过

程的研究, 包括对情感触摸的传入加工和在中枢

神经系统上的信息整合。 

1.2  测量 

根据 CT 愉悦度曲线, 研究者们在比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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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触摸愉悦度时常采用的刺激速度是 0.3 cm/s、

1 cm/s、3 cm/s、10 cm/s、30 cm/s (Ackerley et al., 

2014; Croy, Geide et al., 2016; Croy et al., 2019; Löken 

et al., 2009; Perini et al., 2015)。Croy 等在研究中

用最优 CT 刺激速度(3 cm/s)和次优速度(30 cm/s)

的愉悦感之差反映被试的情感触摸意识, 并除以

总体触摸愉悦度(各种刺激速度下的愉悦度均值), 

计算得到情感触摸指数 (Affective Touch index, 

ATI), 用来反映个体对 CT 靶向触摸的特定偏好

(Croy, Geide et al., 2016; Croy et al., 2019)。 

Trotter 等人(2018)编制了触摸体验和态度问

卷(Touch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TEAQ), 包括与亲朋好友的触摸(friends and family 

touch, FFT)、当前的亲密触摸 (current intimate 

touch, CIT)、童年时期的触摸(childhood touch, ChT)、

对自我照顾的态度(attitude to self-care, ASC)、对

亲密触摸的态度(attitude to intimate touch, AIT)和

对陌生触摸的态度 (attitude to unfamiliar touch, 

AUT)六个维度,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1 到 0.93 之间。TEAQ 涵盖了不同情

境下的触摸体验及态度, 已有研究采用该量表研

究童年忽视或虐待与晚年情感触摸之间的关系

(Devine et al., 2020)。Masson 和 de Beeck (2018)

还建立了社交情感触摸图片数据库(Socio-Affective 

Touch Expression Database, SATED), 该数据库包

含了大量动态的人际社会情感触摸事件及其在情

绪效价和唤醒上的变化, 可以用于对复杂的人际

社会情感触摸进行调查和研究。 

2  早期经验和社会文化对情感触摸体
验模式的影响 

个体对情感触摸的感受有自上而下的调节 , 

进入主观意识的躯体感受信号受大脑内预先存在

的触摸体验模式的影响(Ellingsen et al., 2016)。例

如, 来自母亲或其他照顾者温柔的触摸代表着抚

慰、关注和爱, 经常得到爱抚的儿童会逐渐将这

类触摸与照顾者的爱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种对触

摸的积极内在体验模式。这种内在的体验模式将

应用于之后的触觉体验加工中, 使个体以更具亲

社会意义的方式感知触摸行为。与之对应的是 , 

触觉剥夺和童年虐待等经历使得一部分人发展出

了对触摸的消极内在体验模式。早期经验和社会

文化对触摸体验模式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 

2.1  早期经验 

关于触摸行为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Harlow

著名的恒河猴实验。他的实验发现, 与金属母猴

相比, 幼年恒河猴更喜欢和能够提供触摸感觉的

绒布母猴待在一起, 感受到威胁时会紧紧抱住绒

布母猴来获得安全感(Harlow & Suomi, 1970)。

Harlow 的实验证明了触摸行为在生物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性, 早期的触摸体验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几

乎是决定性的。 

情感触摸能够增加信任和安全感与生命早期

母婴之间的触觉交流互动有关(Croy, Geide et al., 

2016; Jakubiak & Feeney, 2017)。婴幼儿时期, 孩

子总是处在大人的怀抱里, 母亲的爱抚和拍打是

孩子和世界之间的重要联结, 触摸满足了个体对

依恋的需求(Gleason et al., 2008)。在儿童的早期

经验中, 父母的触摸与安抚、保护和爱等积极意

义联系在一起,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就会以

积极意义来解释来自他人的触摸。有研究表明 , 

虽然对触摸的敏锐度 (Tactile acuity)和敏感度

(Tactile sensitivity)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但所

有年龄段的个体都认为情感触摸比中性刺激更令

人愉快(Croy et al., 2019; Zingaretti et al., 2019)。

Sehlstedt 等人(2016)的研究也发现个体感知到的

触摸的愉悦等级与年龄呈正相关, 研究者认为这

可能是认知因素的作用, 与童年时期触摸所提供

的象征价值有关。这也印证了 Waters 等人(2000)

的结论, 童年的社会关系模式会在整个生命期得

到加强, 对触觉的情感反应也会带到成年。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在个体关系建构的初期

具身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 虽然这种具身化加工

的作用在个体建立了正式的语言符号系统后尚且

不是很明确(陈昭蓉, 李晔, 2014)。Croy 等人(2019)

推测, CT 靶向刺激产生的愉悦感塑造了儿童对情

感触摸的偏好, 在儿童的社交互动中起着重要作

用并参与塑造社交大脑的发展。Field (2010)总结

了一些触觉剥夺和触摸厌恶的研究, 在社会机构

长大的孤儿和母亲抑郁的婴儿通常得到较少的触

摸 , 前者与认知和神经发育延迟有关(Beckett et 

al., 2006), 后者则导致了婴儿更多的自我触摸

(Herrera et al., 2004), 这可以视作一种人际触摸

缺失的代偿。 

2.2  社会文化 

除了亲身经历 , 文化是个体接收的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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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同样对触摸体验模式有重要影响。有研究

者报告,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日本为

代表的东亚国家中, 个体允许被触摸身体的程度

与两人之间的情感亲密度高度相关, 通过触摸建

立情感联系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 但西方文化下

的个体对社交性质的触摸感受更为愉悦(Suvilehto 

et al., 2019)。Burleson 等人(2019)比较了在欧美文

化下与在更强调温暖人际接触的墨西哥文化下生

活的美国人对情感触摸感受的差异, 墨西哥的美

国人报告了对触摸更高的接受性, 且感知到文化

中对情感触摸更高的接受性预示着该文化群体中

成员对情感触摸的个人舒适度更高, 个人对情感

触摸的态度与种族文化规范基本一致。 

文化影响的另一方面是性别角色, 造成了男

性和女性在触摸上的不同表现。男性角色通常需

要竞争和掌控, 他们不仅在触摸时更多地采用更

具支配意味的用手触摸, 也更倾向于将触摸视为

一种支配意义; 女性则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触摸理

解为一种热情友好的姿态, 更多进行拥抱、亲吻

等非手触摸(Dibiase & Gunnoe, 2004)。相比于男

性而言女性也认为情感触摸更令人愉快 (Russo  

et al., 2020)。Hall 和 Veccia (1990)的研究发现, 虽

然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彼此触摸的频率没有差异, 

但在 30 岁以下人群中, 男性主动触摸女性更多, 

年长人群中则女性触摸男性更多。年轻人在与异

性的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理想的男性特质, 如主动

和占有性触摸行为 , 有助于寻找配偶建立关系 ; 

年长人群中的触摸更多的是维系关系, 更符合女

性特质。 

早期被触摸的体验塑造了个体的触摸体验模

式, 而这种体验模式也会影响主动触摸。如果一

个人觉得被触摸是亲昵温暖的, 那么他也更会因

此而主动触摸别人。不过研究依然发现, 在主动

触摸、被动触摸和自己触摸自己三者之间, 被触

摸的愉悦感受是最强的(Triscoli et al., 2017)。在生

理上, 主动触摸和被触摸在触觉感知和处理上存

在差异(Bolanowski et al., 2004), 编码触觉愉悦感

受的 CT 传入纤维广泛存在于多毛皮肤中, 如前

臂, 通常是被触摸的部位, 主动触摸时使用的手

掌则更多分布 Aβ传入纤维, 擅长辨别功能(Perini 

et al., 2015); 在心理上 , 相较于自我触摸而言 , 

人际触摸包含更多情感和互动的意义, 而与主动

触摸相比, 被触摸时认知因素有更大的空间发挥

作用。 

情感触摸是一种主观体验, 个体在 CT 系统

等生理功能的基础上, 在大量生活经验和既定的

社会文化规范的塑造下, 形成能够把轻柔的触摸

感知为爱和幸福等积极体验的能力。不同于其他

感官功能, 情感触摸可能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功能, 

在生理基础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强化。 

3  情感触摸的生理及心理功能 

情感触摸可以调节个体生理状态。在生命早

期, 母亲对婴儿的抚摸能够校正婴儿的呼吸性窦

性心率不齐, 并促进双方的心肺功能, 减缓心率

(van Puyvelde et al., 2019)。在动物实验中也发现, 

接受母亲舔舐和梳理的大鼠幼鼠会经历基因表达

的变化, 导致对应激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反

应降低, 从而减少压力(Weaver et al., 2004)。在成

人中, 伴侣之间的触摸行为增加了双方生理节奏

的同步性 , 被认为是他们共情彼此的一种形式

(Goldstein et al., 2017)。亲密关系中的触摸涉及大

脑的奖励区反应, 引起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特别是

β-内啡肽的分泌(McGlone et al., 2014), 能够直接

影响幸福感, 并促进社会联系和依恋关系的形成, 

催产素、血清素和多巴胺也参与其中 (Smith & 

Wang, 2012)。内源性激素水平还可以调节心理压

力(Pearce et al., 2017), 降低心血管反应、疼痛感

知和焦虑等(Ditzen et al., 2007)。 

情感触摸在社会交往中的影响总是包含着具

身隐喻的影子。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与个体形

成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人、愉悦和痛苦的区分

息息相关(Fotopoulou & Tsakiris, 2017)。从具身认

知理论来看, 两个人之间的身体重叠, 也能促进

他们的认知重叠 , 从而增加依赖和信任水平

(Johnson, 2015)。有研究发现, 主动和被动触摸都

能够模糊自我和他人的身份界限, 拉近关系, 增

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度(Tajadura-Jiménez et al., 2013)。

触摸能够切实传达关心和同情, 传递一种友善的

态度 , 人们倾向于认为触摸者喜欢和信任自己

(Patterson et al., 1986)。大量研究证实伴随着触摸

提出的请求更有可能被应允, 研究者认为这也与

人们倾向于相信触摸者有更真实的需要有关

(Gallace & Spence, 2010)。 

Robinson 等人(2015)认为, 触摸是一种隐晦

但有效的提出请求和提供社会支持的方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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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境的人会倾向于向伴侣寻求爱抚, 即便接

收者没有辨别出对方的具体需求, 回应其触摸就

能有效表达支持。亲密关系中的触摸代表着伴侣

持续的关注、爱和承诺, 这些在认知层面对触摸

的解读使个体在关系中感到亲近、被关心和接受, 

并可能因此产生积极情绪 (Jakubiak & Feeney, 

2016; Robinson et al., 2015)。当暴露在各种不同的

实验室压力任务中时, 得到亲密关系支持的人报

告的痛苦较小, 甚至仅仅是回忆和想象支持性的

亲昵触摸也能有效减轻社会评价任务的感知压力

(Jakubiak & Feeney, 2017)。 

4  触摸回避与心理障碍 

研究发现了对情感触摸不那么愉快的感受与

精神障碍尤其是人格障碍、摄食障碍、ASD 等相

关, 紊乱型依恋(Spitoni et al., 2020)和神经性厌食

症(Crucianelli et al., 2016)个体也被发现对触摸的

愉悦度感知较低。Croy 和 Geide 等人(2016)的研

究报告心理治疗门诊中有情绪情感问题、人格障

碍和创伤后压力障碍等问题的患者表达和接受情

感触摸的基线都较低, 对触摸的评价普遍低于健

康人群, 自闭特征和童年虐待调节了他们对情感

触摸的体验。 

不安全依恋会产生消极的触摸体验。Jakubiak

等人(2021)发现 , 更高的依恋回避代表着更大的

对触摸的厌恶和对拥抱不那么积极的感觉, 这与

依恋回避个体倾向于回避亲密的特征一致。相比

之下 , 虽然焦虑依恋的个体有更多的触摸欲望 , 

但对触摸的体验同样不那么好, 有研究者认为对

被抛弃的忧虑阻碍了他们享受所渴望的触摸体验

(Chopik et al., 2014)。经历触觉剥夺时, 依恋焦虑

程度越高的个体渴望触摸的程度越高, 依恋回避

的个体对触觉剥夺则没有太大反应(von Mohr et 

al., 2021)。依恋焦虑维度较高的得分还与 CT 靶向

触摸和非 CT 靶向触摸之间的愉悦性区分降低相

关(Krahé et al., 2018)。 

触摸动机可以部分解释依恋类型对触摸体验

的影响。依恋回避的个体更多地是为了回避负面

影响而触摸, 如避免使伴侣感到不安。研究发现, 

当触摸是出于对积极影响的期待时会更有益于关

系质量(Jakubiak et al., 2021), 抱着回避消极结果

的目的去触摸会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关系中的

威胁感上(Nikitin & Freund, 2019), 不安全依恋个

体的关系问题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非最佳的触摸

动机(Candel & Turliuc, 2019)。安全依恋的个体对

触摸和情感交流更为开放, 而对触摸的生疏和不

愉快的体验则促使个体回避与他人的碰触(Krahé 

et al., 2018)。 

ASD 与个体对感觉刺激的敏感性和情感反应

异常有关。ASD 患者表现出对愉快和中性刺激的

反应减弱以及对不适刺激的反应的夸大 (Croy, 

Luong et al., 2016; Haggarty et al., 2020), 这可能

导致了与触摸相关的社会奖励减少、永久性社会

退缩和异常的社会发展(Cascio et al., 2012)。自闭

谱系障碍和发育障碍的儿童对触摸表现出更多的

防御性反应和更低的愉悦感评分, 对触觉刺激的

防御与社会损伤水平呈正相关(Cascio et al., 2016)。

动物实验也发现, 自闭症动物模型表现出了触觉

辨别力受损和对温柔触摸的防御(Orefice et al., 

2016)。 

Jönsson 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 缓慢的抚摸

能够在两个月大的婴儿脑区激起类似成人的反应, 

也就是说, 在出生早期情感触摸系统就已经具备

了功能, 会因为缓慢轻柔的触摸而感受到愉悦。

虽然尚无法确定触摸回避与 ASD 等心理障碍之

间的因果关系, 但已有的证据似乎说明自生命伊

始我们就是渴望触摸和依恋的, 并且具备感知情

感触摸的能力, 自闭特征人群表现出的触摸愉悦

感下降、辨别力受损等更像是功能上的缺失而非

绝对的排斥, 不安全依恋个体对触摸的排斥则可

能与后天经验形成的消极内在体验模式有关。 

5  情感触摸的治疗作用 

修复受损的情感触觉可以使一些心理障碍人

群获益。有研究者指出, 解决情感性内感受刺激

(如 CT 靶向触摸)处理受损的问题可能是目前对

存以身体意象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风险人群进行治

疗的关键(Cazzato et al., 2021)。Eggart 等(2019)则

认为通过 CT 感受修复抑郁患者受损的内感受功

能可以减轻抑郁症状。 

在治疗关系的背景下, 治疗中的触摸可能是

一种情感触摸, 发挥着情感触摸的功能。例如, 心

理治疗中的触摸行为通常是治疗师有意地用来表

达对来访者的安抚和支持, 被触摸的来访者也会

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 更有安全感(Pinson, 2002), 

能够进行更多的自我暴露和自我探索 (Patt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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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身心关系治疗以触摸体验作为探索自我意

识和人际关系的基础(Röhricht et al., 2014), 与情

感触摸的具身认知过程高度相似。情感触摸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角理解治疗中的触摸产生疗效的 

机制。 

不过在治疗实践中 , 触摸行为并不常发生 , 

大多数咨询师很少甚至从不触碰来访者(Jones & 

Glover, 2014)。一项对心理咨询师的态度调查显示, 

49%的咨询师认为咨询过程中可以与来访者有非

性的身体接触, 但事实上 82.8%的咨询师从不或

者只是偶尔与来访者有身体接触(姚琳 等, 2019)。

这可能是因为, 对很多专业领域来说触摸依然是

有风险的行为。触摸行为的性质难以界定, 感受

性和接受度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文化、情境、性

别、发起和接受者身份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导致对

触摸含义截然不同的理解。目前, 美国心理学会、

美国心理咨询协会、中国心理学会等的伦理规范

既不禁止心理治疗中的触摸, 也不把触摸视为违

反边界(中国心理学会, 2018; Phelan, 2009)。 

伦理的模糊导致了从业者在使用触摸行为时

的谨慎和保守, 也限制了情感触摸在实践中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提供更明确的伦理规范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美国身体心理治疗协会 (The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Body Psychotherapy, 

USABP)提供了一些应用触摸时的指导原则。如, 

明确禁止与性相关的触摸; 避免用不恰当的触摸

增强当事人的依赖性、婴儿性(infantile)以及与性

相关的移情和反移情; 建议签署使用触摸的同意

书, 尊重当事人的需求和愿望等(USABP Code of 

Ethics, 2001)。 

6  总结与展望 

情感触摸对社会互动和个体心理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受生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 也能帮助调

整生理和心理状态。社会文化因素和早期的触摸

经验由下至上塑造了个体对情感触摸的体验模式, 

而后这种体验模式又至上而下地影响个体对情感

触摸的识别和感知。一部分人能拥有积极的情感

触摸体验, 相当于获得了人际间触觉情感交流网

络的登录密码, 个体可以依此建立良好的人际和

亲密关系, 缓冲生活中的压力, 收获更多幸福感, 

在生理和心理上达到更健康的状态。另一部分人

则因为触觉感知的生理因素或是后天环境影响对

触摸感受不那么愉悦而表现为触摸回避, 触摸回

避可能并不是对情感触摸的绝对排斥, 而是情感

触觉功能受损或触摸的消极体验模式加工的结果。 

对触摸的感知不仅存在个体间差异, 纵向来

看, 个体成长的过程中触摸发生的频率和对触摸

的感受也是动态变化的。这些发生波动的特殊时

期正是研究者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应该重点关注

的。例如青春期和更年期, 由于孩子逐渐独立于

父母、夫妻之间感情趋于平稳, 这些阶段可能是

情感触摸发生频率的低谷。已有研究讨论了不同

年龄阶段的触摸感知差异 (Croy et al., 2019; 

Sehlstedt et al., 2016; Zingaretti et al., 2019)。有研

究报告青春期后的女孩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触摸 , 

而在青春期前的女孩中并未发现这种情况(Densing 

et al., 2018), 提示青春期可能发生了一些触摸行

为的独特改变。更年期可能类似, 但尚没有研究

者关注这些特定发展阶段对个体触摸行为的影响

以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情感触摸被视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但面

临的一个问题是, 触摸行为的频率达到什么水平

是更合适的。由于不同文化对触摸的态度不同 , 

低接触文化中的个体不必达到高接触文化的触摸

水平, 进行触摸的频率可能需要不低于文化规范

中的一般水平。然而文化规范常常是不明确的 , 

个体往往处在不同文化规范的差异和冲突之中才

更清楚地感受到对触摸的需求和实际的触摸水

平。有研究发现, 文化适应会使原本高接触文化

中的个体对情感触摸的舒适度降低 (Burleson et 

al., 2019)。同样, 低接触文化中的个体也会因对高

接触文化的适应而对触摸行为更为接受。全球文

化交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触摸的感

知和认识, 但另一方面, 文化多元也意味着混乱

和冲突, 这种不稳定可能带来个体对触摸行为的

无所适从。全球文化交融对触摸的影响可能是复

杂的, 需要更多的研究关注。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中介触摸和替代触摸为伦

理问题和触摸回避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计算机

介导的情感触觉刺激(Affective Haptics)是综合了

情感计算、触觉技术和用户体验的多学科领域

(Eid & Al-Osman, 2016)。远程位置的两个人可以

借助有形物体、机器人、可穿戴物品等中介设备

交换触摸, 增加触觉、温度、震动等信息来模拟

真实互动中的触摸体验同样能够促进情感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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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互动双方的亲密感(Gallace & Spence, 2010)。

研究发现, 模拟触觉刺激时压力反馈比旋转震动

感受更加自然, 将来自具身代理的视觉反馈整合

到触觉反馈中可以补充中介触摸的效果, 如微笑

的表情带来了更大的临场感(Ahmed et al., 2016)。

中介触摸在医疗保健和心理治疗等许多领域已有

应用(Eid & Al-Osman, 2016), 虽然依赖触觉中介

进行类人交互的真实感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技

术问题, 但其广阔的发展和应用空间值得期待。 

替代触摸则是通过某种刺激替代真实的人际

触摸引发大脑体感皮层活跃, 使人产生类似触摸

的体验。例如, 触觉刺激带来的影响无法与视、

听等成分分离开来, 观看触摸动作的视频就能产

生类似被触摸的效果(Gallace & Spence, 2010)。替

代触摸的优势在于在脑部引起虚拟的触觉体验使

个体可以体验到触摸的益处而不受限于形式, 主

动或被动的触摸、触摸自己、宠物和物体等都可

以成为被“替代”的对象。这种意义的情感触摸摆

脱了传统的触摸形式, 包括 CT 的激活和传入过

程, 愉悦的体验来自于对替代触摸中情感成分的

主观感知。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缺乏理论和技术支

持。中介触摸和替代触摸与情感触摸结合的应用

前景值得期待, 不仅可以解决医学和心理治疗等

专业领域中的伦理问题, 而且可以作为一种过渡

或替代的干预方式帮助 ASD 患者等回避真实触

摸的人群适应和接受情感触摸, 纠正对触摸不良

的体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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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application of affective touch on mental health 

YANG Xue, ZHU Xu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ffective touch refers to touch behaviors that are used to express or believed to transmit feelings of 

love, care, appreciation, and so on. C-tactile (CT) afferents, a type of low-threshold mechanosensitive neurons 

that innervate the hairy ski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leasure of affective touch. An individual’s internal 

pattern of touch processing is shaped by a combination of early touch experiences and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A positive internal pattern of touch processing can strengthen social bonding and promote closeness, while 

touch avoidance is commonly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lthough affective touch has therapeutic 

benefits, its application to psychotherapy practices involves ethical issues. Mediated touch and virtual touch 

can be novel approaches to treat touch avoidance and address ethical issues. 

Keywords: affective touch, embodied cognition,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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